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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湛湛的的医医术术，，高高尚尚的的医医德德
——— 记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灵岩学者”国泉

随时保持“战斗”的状态

1990年，国泉大学毕业分配
到长清县城关医院，正式成为一
名医生。1994年他到山东省立医
院进修了一年。1995年来到济南
市第九人民医院（长清区人民医
院）工作，1999年国泉再次去山
东省立医院进修神经外科。

多年来，国泉带领全科医务
人员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在院内率先开展了颅内肿瘤切
除术，显微神经外科技术等，用
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使一
个个危重病人起死回生。

据了解，基层医院的神经外
科，大夫相对较少，在面临颅脑
外伤、高血压脑出血等急危重病
人多，没有规律的工作中，国泉
都随时保持“战斗”的状态，不论
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急症手
术，他都能及时出现在病人身
边，诊断、手术、观察。就是这种
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让国泉在
医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给一位患者做过三台手

术，最长七个小时

2003年6月份，有一位病人
潘某，当时他22岁，因干活时从
高处摔下摔伤头部，造成颅内血
肿、颅骨骨折，病情危重。国泉立
刻组织对其进行开颅手术。第一
次手术结束后，发现病人无好

转，复查头部ＣＴ，出现多发血
肿，接着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
手术，从下午7点手术开始一直
到晚上凌晨2点左右结束。

患者当时还有高血压病史、
脑梗塞及心脏病史、糖尿病史，
常服降压药物、肠溶阿斯匹林、
速效救心丸等。而从CT看，患者
病情进展快，随时可能出现枕骨
大孔疝气而危及生命。所以手术
难度特别大。而且这在长清区人
民医院尚属首例。“一名复杂的
脑外伤病人，连续的几次开颅手
术有时也是对一名大夫诚信和
毅力的考验。”国泉向记者说。

整整7个小时国泉中间连一
口水都没喝，手术结束后才匆匆
吃了点东西。感到欣慰的是，经
过术后进一步治疗病人康复了，
并且重新工作，结婚成家，病人
及家属感激不尽，多次到医院致
谢。

精湛医术，

一次挽救两条生命

据了解，2005年6月份，有一
位刘女士，25岁，妊娠近分娩期，
于清晨起床前突然发病，继之昏
迷，急症入院，行头CT检查示脑
出血，需立即手术，但手术麻醉
会造成即将出世的胎儿有生命
危险。给家属讲明后，家人当时
很果断地要求先抢救大人。在给
病人手术前准备过程中，病人病
情急剧加重，出现双侧瞳孔散

大、肢体强直，临床上出现这种
情况，抢救成功的几率很小，有
时即使抢救了病人也多成植物
人。国泉主任给病人家属再次讲
明病情，建议先保胎儿的生命，
此刻病人母亲跪在他面前祈求
救救她的女儿，他一边协调妇产
科会诊急症剖腹产，一边继续颅
脑手术准备，并安慰其家人说我

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抢救。
在手术室，产科当即在局麻

下完成了剖腹产，成功救出胎
儿。接着国泉等医护人员对病人
立即进行了开颅手术，经过医护
人员的努力，几天后病人逐渐好
转、清醒，直至恢复能够下地活
动。母子平安，这种情况很少见，
都感觉是奇迹。

国泉坚持信守承诺，致力为
患者解除痛苦，在神经外科岗位
上以扎扎实实、兢兢业业的工作
精神，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
德，手术治愈了千余名脑神经外
科急危重患者，受到了医院全体
医护人员、广大患者及社会各界
的高度赞扬。

（于梅）

济南市第九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国泉从医二十多年来，他始终牢记医生的职责和使命，恪守职业道
德，坚持诚信美德，倾情服务患者，矢志守护生命健康。在工作中坚持优质规范服务，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
人，实心做事。国泉擅长颅脑外伤、颅内肿瘤、高血压脑出血、脑积水、脊髓疾病等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及手
术治疗。

□陈莹

“迷糊子”是一个人的小名
儿。按辈份，我管“迷糊子”叫舅
舅，而我们之间却没有任何血缘
关系。

母亲的娘家在德州平原县，
一个叫东坊子的村庄。母亲有嫡亲
姐妹兄弟六个，而她的小姨（我的
姨姥娘）却没有生育。母亲刚记事
时，来到了两公里外的付庄小姨
家，由“外甥女”变成了“闺女”。

姨姥爷和姨姥娘对迟来的
女儿疼爱有加，如同己出，送我
母亲上了“书坊”（学校），直到读
完“高小”。这在文盲遍地的建国
初期，已算相当高的学历。我的
大姨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却连
一天学都没上过，当了一辈子

“睁眼瞎”。
母亲长大成人后，被招工到

了济南，与在部队服役的我父亲
相识，结婚成家。我小时候，每年
都要跟着母亲走一两趟姥姥家。那
时交通不便，从济南到平原，要半
夜三更赶过路的火车，下了火车转
坐汽车，坐完汽车还要徒步几公里
乡路，颠簸折腾一大天。

母亲每次回平原，须走两个
娘家。顺序是：从东坊子村亲生
父母家路过，先赶到付庄养父母
家住下，第二天再返回东坊子村

“走亲戚”。我从小就觉得，付庄
的姥爷姥娘与我们更亲近一些。
懂事后明白了，“养母大于生母
恩”，母亲的做法，正是为了表达
对养父母的尊重和感恩。

我刚记事时，付庄我姥爷的
哥嫂相继去世，撇下了一个十五
六岁的半大小子，正是“迷糊
子”。我的姥爷和姥娘责无旁贷，
从此担当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
我母亲也由此多了一份牵挂。

虽然说“贱名儿”好养活，但
是“迷糊子”这名儿可能“过贱”
了，我的“迷糊子”舅舅确实经常

犯迷糊。他讲话有些“不着调
儿”，经常吹牛扒蛋；做事儿毛手
毛脚，粗粗拉拉，据说性格脾气极
像他早逝的母亲。他自幼远离“书
坊”，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却
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天生
喜欢热闹，喜欢往人多的地方钻，
喜欢四下里乱跑，是个“稳不住腚”
的主儿。比如，我姥姥让他去后街
挑水，他刚把水桶提出井口，听人
说谁家的母猪昨晚下了一窝崽子，
他一准儿会撂下水桶，跑到人家猪
圈去看个究竟。这一看就是半个时
辰，把挑水的本职工作忘在了脑
后，让等水做饭的姥娘心急火燎
地四处寻找。

按德州的风俗，大年初二要
上坟祭祖；而不像济南，这天是
媳妇回娘家的日子。初二清早，
乡亲们个个新衣新帽，或提或抬
地带上丰盛的供品，以家族为单
位，人欢马叫，浩浩荡荡来到祖
坟地里。祭祖仪式庄重而热烈，
各家坟前鞭炮阵阵，硝烟弥漫，
赛过“花花集”上的鞭炮市；再加
上四处摆满美酒佳肴，冥币纸
钱，人间烟火之盛，堪比现实版
的“清明上河图”。

此刻的“迷糊子”还真不迷
糊，无论今天犯了什么错，爷娘
都不会像往常那样责骂自己。于
是乎，他大模大样地，堂而皇之
地，背起早就买好的半麻袋“响
货”（烟花爆竹），撒欢儿一般奔
向坟地。与别人家相比，“迷糊
子”的“响货”最全，“大雷子”“二
踢脚”“钻天猴”应有尽有。放完
自己的“响货”，他还要东跑西颠
帮着别人家燃放，直到曲终人
散，还不忘东家长西家短评点一
番。上坟放“响货”，成为“迷糊
子”青年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
动，增加了他人生的成就感。

“迷糊子”顽童一般的幼稚
做派，谁家愿找这样的“姑爷”
呢？尽管姥爷和姥娘操碎了心，

到底也没能给“迷糊子”娶上个
媳妇。他们曾几度打算托人去四
川或云南给“迷糊子”买个媳妇，
但都被好心人劝阻：就凭“迷糊
子”这个迷糊劲儿，买来媳妇也
养不住，还是留着钱养老吧。

说不上媳妇，并没有妨碍
“迷糊子”的幸福指数。几乎所有
的时髦，都被他赶过。文革时期，
他学着城里人的样子买顶黄军
帽，“一颗红星头上戴”，天天红
星闪闪地在村子里招摇。自行车
在农村还是稀罕物时，身高和雷
锋叔叔一般高的“迷糊子”，想方
设法买辆锃光瓦亮的大轮自行
车，将锄镰锨镢捆在车子上，一
歪一扭地骑着车子上坡下地。手
机刚时兴那会儿，尽管他没有任
何业务可联系，却也早早揣起了
手机，走着立着掏出来摆弄。后
来电动车流行，他又花几千元买
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整天戴着大
墨镜，骑着“专车”去邻村的家具
厂打工刮树皮。

就是这辆三轮车，差点儿要
了他的命。有一天中午，电动三
轮载着困得迷迷糊糊的“迷糊
子”，径直开进了深水沟，将他摔
昏，脾脏破裂。我接到亲舅打来
的电话，开车拉着焦急万分的母
亲，匆匆赶到平原县医院。母亲
代表亲属签了字，这才住上院动
了手术。他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吃住、陪护、医药等一干费用，除
去“新农合”报销的部分医药费，
又花掉我一万四千多元。

诸如此类不靠谱的事情，何
止一二。有一次来我家，他趁我
们出去采购，勤快地拖了一次地
板，却在洗衣机里涮开了拖布，
害得我清洗了老半天。我妹妹开
过一家小厂，出于照顾他生活的
目的，请他来看锅炉，没想到他
不是午觉睡过了头，将锅炉烧
灭；就是外出逛街误了点，忘了
添煤。另外，“迷糊子”虚荣心强，

本来可以花30元坐大巴回平原，
可为了进村显得风光，偏要我开
辆轿车送他，来回花费几百元。

“迷糊子”吃饭口味儿重，喜
欢大盐大油。别人觉得咸淡适中
的饭菜，他嫌不够滋味，偏要多
加一勺盐、再浇两调羹花生油。
不良的生活习惯，使他五十多岁
时得了脑血栓。我们全家竭尽全
力送他去医院救治，好歹没让他
瘫倒，只是落下了后遗症，走起
路来“挎篮子踢筐”。即便这样，
也没有挡住他东跑西颠的步伐。

他去过的地方不少，曾经独
自跑到青岛看大海，跑到北京看
鸟巢，跑到上海看东方明珠。别
人担心他迷路回不了家，可不识
字的“迷糊子”却嘴勤会打听，总
能全胳膊全腿地打道回府。 别
看他大字不识，可拉起天下事来
无所不知，与生人打交道也不怵
头，人家拉什么呱儿他都能插上
一嘴。有时他张冠李戴拉跑了
题，硬是脸红脖子粗地辩解，死
拧着不认错。

在他不着调儿的外表下，依
然包藏着最淳朴最真挚的孝心。
姥爷和姥娘临终，都是我母亲亲
力亲为“发送”的。而两位老人日
常的饮食起居，则多亏了“迷糊
子”舅舅照料。他就像“提篮小卖
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的李
铁梅，担负起了“里里外外一把
手，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角色。老
人拉扯他长大，他反哺了老人的
晚年。这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就

凭这一点，我敬重他，就像敬重
自己最亲近的老人。

“迷糊子”舅舅得病后，我和
母亲几次去平原，通过我的亲舅
和表弟，托人情找关系，好歹送
他进了乡镇敬老院。他却不好好
在里面养尊处优，还是四下里乱
跑，而且喜欢找茬，经常揭发院
领导小吃小喝的“腐败问题”，弄
得大家哭笑不得。

“迷糊子”生活在社会的最
底层，是个可笑也可怜的小人
物，但他本质上绝不是个孬人。
他尽管贪玩儿，但干起活儿来却
从不惜力气。过去黄河年年人工
清淤，每回出义务工都少不了

“迷糊子”。别人夸他两句，他的
“二性”劲儿上来，大冬天竟然光
着膀子推起堆满湿泥的“土牛
子”（一种光板小推车）疯跑。帮
人盖房打土坯，他既夯槌又铲
土，一个顶俩。

“迷糊子”最终活到了65岁，远
远超过了他亲生父母的寿限。近两
年，他所在的敬老院先后去世了七
八个孤寡老人，都是一张褥单子卷
走了事。唯独“迷糊子”临走时，穿
上了我妹妹为他添置的一套700块
钱的西服寿衣，占了一口1400块钱
的棺材，赶了最后一回时髦，体体
面面入了“祖林”。

乘鹤仙人去不回，世间再无
“迷糊子”。随着“迷糊子”舅舅的
离世，我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
于落了地；她生命中最沉重的一
份牵念，在晚年得以放下了。

名院名医

世世间间再再无无““迷迷糊糊子子””

国泉为患者家属讲解患者的病情。

樱花雨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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